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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退休的日子越来越临近的时
候，我有了一处原野之间的住所。

生命季节的递嬗缓慢而坚定，眼
前渐渐呈现一片萧飒的秋景。但稠叶
飘落、枝柯稀疏之后，视界中倒也有
一份豁朗和澄明。自由的诱惑日益清
晰可辨，便更有理由为自己寻找一个
安放身心的去处。仿佛严寒降临之
前，一只鼹鼠挖好洞穴，储备充足准
备过冬的食物。

还是在头一年的深秋，一次偶然
的驾车出行，在一片斑斓的秋色中，
觑见了这个正在建设中的住宅楼盘。
工地外围一望无际的葡萄园，一片芦
苇在风中摇曳着浅黄色的苇穗，白杨
树枯黄的落叶滑过小径，发出嗤嗤啦
啦的摩擦声。这些朴素的风景，唤醒
了内心蛰伏已久的梦想，一个小时内
就做出了决定。

魅惑的最充分的显现，还是在夏
季。这里位于北京西北，隶属河北张
家口，比京城海拔高500米，气温要
低上 5 度左右，当地人和小区邻居
们，众口一词地说不需要安装空调。
的确，今年收房的日子，正值全球范
围多年罕见的炎热夏天，京城仿佛一
座巨大蒸笼，坐着不动都不停地冒
汗。而在这里，我却享受着穿堂风掠
过的凉爽舒适，皮肤上甚至觉察不出
一些黏涩。入夜，窗台外一只蛐蛐勤
勉地叫个不停。

除了气温更低，凉爽感的另一个
来源是风。这一带风大，住处周边视
野所及的区域内，远远近近，几十台
风力发电机矗立在原野中，近百米高
的银白色的机塔顶端，3片巨大的扇
叶优雅舒缓地转动，在碧蓝的天空和
远处深黛色山脉的映衬下，构成了一
幅独特的风景。

强劲的风还带来了充足而炽烈的
阳光。此地太阳能丰富，家家户户南
向的阳台外壁处，都安装了深蓝色太
阳能板，夏天洗澡时，一打开热水器的
水龙头，流出的水温度足有 40 多度。
阳光也塑造了别样的生态景观。京城
公园里罕见的格桑花，在这里却到处
恣肆地绽放，一排排一丛丛，细细的茎
杆，最高达两米多。各种颜色的艳丽
花朵，仿佛扯开嗓门呼喊一样。看到
风掠过时它们俯仰摇摆的样子，你会
想到藏族女子的舞蹈，潇洒而舒展。

小区被两千多亩葡萄园环绕包围

着。车从一条县级公路下来，拐入小
区的大门，驶过足足3公里长的林荫
大道，才到达住宅区。这里位于北纬
40 度区域，是葡萄生长带，大道两
旁种植的都是酿酒的葡萄品种，一畦
畦低矮的藤架向四面八方延展，深紫
色的葡萄颗粒上挂着一层白霜。小区
有自己的酒庄，入住小区酒店的客
人，都会获赠一瓶酒庄酿制的葡萄
酒。我曾经走进地下几米深处的酒
窖，酒香弥漫。

其实还有不少别的果树，看阵仗
一点儿不肯示弱。尤其是海棠和山楂
树，在道路两边排成长队，连绵接
续。我的房间朝北的窗外，就有两棵
散生的果树。窗口下面的草地边缘，
是一株山楂树，果实尚未红透，树冠
的形状舒缓铺展。相隔几米之外，青
砖甬道旁的斜坡上，一株海棠树挺拔
高擎，姿态优美。时值9月下旬，果
子大多已熟透，一粒粒的鲜红色，均
匀地缀挂在绿叶之间，望去煞是悦
目。我踮起脚尖伸手采摘，准备带给
友人自制果酱，坦然得像从自家冰箱
里取出一片面包，一颗鸡蛋。

走出房间，向北步行十几分钟，
穿过一大片长满各色野花的草地，便
望见官厅水库浩渺的水面。自芦苇茂
密的岸边，一直可以走到架设在湖面
上的防水木平台上，顶端处坐着几位
垂钓者。我只到过湖边两次，都是黄
昏时分，夕照将波面染成绛红色，暮霭
中对岸的山峦朦胧模糊。想到我将有
足够的时间，去感受它的朝晖夕阴，四
时风光，心头便掠过一阵惬意的悸动。

只够买京城三环内地段 10 多平
方米的房子的钱，在这里却买到了一
个带小院的底层复式。妻子欣喜不
已，多次说起从小就有的梦想终于实
现了。她着了魔般地安排筹划，自己
设计了小花园，原本计划来年开春再

侍弄花草，但终于按捺不住，购买了
耐寒的忍冬、紫薇和日本红枫，分别
种在墙根下面几个椭圆形的花坛里，
作为陪衬，又在树根旁栽上了矾根、
绣球、狼尾草等。虽说只是临时性的
点缀，但的确增添了几许活气。

我则持续着自己的积习，对修补
和布置的具体事务时常心不在焉，而
耽溺于一些虚无缥缈的想法。我好几
次沿着大道，走到葡萄园中间划出的
一个农场菜园里，看紫苏浓密，秋葵
茂盛，长长的蛇豆在拱形的棚架上累
累垂垂，再迈进田垄里，采一些小西
红柿和顶花带刺的黄瓜。

想到在不很遥远的将来，我就可
以彻底地投入这里的原野的怀抱，有
一种隐隐的喜悦。这不正是长久萦绕
心间的念想吗？一只青蛙跃入池塘，
一只飞鸟消失于密林，一颗熟透的果
子悄然地掉落到树根旁……这些画面
都是多么自然。

效仿早先住进来的小区邻居，我
也在小院的拱形木门旁，钉上了一个
比巴掌稍大的实木门牌。门牌是从网
上订制，名字则是自拟的，寄托了对
未来日子的期望：晚晴居。

那样，我可以更好地感受这里的
一切，譬如风的力度和阳光的纯度，
譬如春草最早几时萌生，秋叶最晚何
时落下。这些是在喧嚣匆忙中无暇顾
及的，甚至都想不到去考虑。心情受
制于外界，会随着环境的更换而变
动，一些原本看重的会淡漠，一些长
久轻忽的却变得珍贵。某种新的价值
生长出来，将曾经执著的意义遮蔽。

但在如今这个时间节点上，在将
住未住、乍来还返之际，我反复地想
到的，还是叶芝那首著名的《茵纳斯
弗利岛》：我就要动身走了，去茵纳
斯弗利岛，/搭起一个小屋子，筑起
泥笆房；/支起九行云豆架，一排蜜

蜂巢，/独个儿住着，荫阴下听蜂群
歌唱。//我就会得到安宁，它徐徐下
降，/从朝雾落到蟋蟀歌唱的地方；/
午 夜 是 一 片 闪 亮 ， 正 午 是 一 片 紫
光 ，/傍 晚 到 处 飞 舞 着 红 雀 的 翅
膀。//我就要动身走了，因为我听
到/那水声日日夜夜轻拍着湖滨；/不
管我站在车行道或灰暗的人行道，都
在我的心灵深处听见这声音。袁可嘉
老先生出色的翻译，让这首诗歌有了
汉语诗的浓郁韵味。我仿佛从中听到
了陶渊明的韵脚，像《归去来兮》中的

“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听到
了王维的声律，像《山居秋暝》中的“竹
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即将迎来的
日子不复是纸上楼阁，而是一种笃定
会兑现的允诺，真实确凿，让人心安。

我是如此地沉浸于这种体验，以
至于在休假连续住满一周、即将返还
京城时，反而产生了一种出差的感
觉。当车子驶过长长的林荫大道，我
仿佛感到，身后道路旁白杨树干上的
疤痕，就像许多只眼睛，都在看向
我。树叶不停息的喧哗聒噪，是呼唤
和嘱咐，让我尽早赶回来。

我回到了城市。毕竟，尚有工作
和职责的牵挂。愿望实现的延宕，让
期待的滋味更为浓郁，想到了孩童时
期，焦急地盼望过年，父母已经许诺
给买鞭炮。

在 大 都 市 20 层 高 楼 上 的 房 间
里，我点开手机屏幕上自动浇灌器的
图标。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便
利，我可以借助无线网络，给花木远
程浇水。接下来，又点击摄像机的
APP，小院此刻的场景便清晰地出现
在眼前。把镜头拉近，看到插在泥土
中的几个喷头正在喷水，细细的水
流，仿佛一道道白线。

将镜头上下左右调整，能看到小
院的各个角落。阳光极好，到处都是
一片明亮，只在院子中间那片硬化过
的水泥地面上，投下浅淡的影子，来
自那一棵离得最近的忍冬，还有木门
旁的那一架秋千。

影子在轻轻摇晃，显然有风。我
把音量调大，于是听到了呼呼的风声，
夹杂着挂在门框上的风铃的清脆响
声。我再次转动调节旋钮，风声也变
得更大，带着某种尖厉的声响。

这是100公里外的声音，在我耳
畔呼啸。

那天，在葡萄庄园，我的哈萨
克族朋友别肯一见到我，就抱怨
说，这几天，他被朋友们缠绕得太
厉害了。当然并不是真的抱怨。
他的朋友乌里瓦西坐在他旁边眯
眯笑着，并不介意。他们刚参加完
大学同学聚会，从呼图壁赶过来。

“这家伙3天都跟我在一起，把
我缠绕上了。”“缠绕”这个词最早
和葡萄喜欢攀蔓的形象有关。“野
田生葡萄，缠绕一枝高。”刘禹锡的

《葡萄歌》把葡萄这种藤木缘界而
上、借一切力量坚韧生长的特性说
破了。这让经常将“缠绕”这个词
挂在嘴上的新疆人有些意想不到。

汉族人把这个书面用词简化
了，变成了“缠”。“缠人”，少了
一点耐心。而别肯的表达，却恢
复了这个词的古典性。

用“缠绕”这个词，来形容
新疆各民族的生活，真是再准确不
过了。新疆，作为世界四大古老文
明汇聚、交流和碰撞融合的地区，
人们的语言、习俗、情感与表达
时时缠绕在一起，使这块土地拥
有了无限的可能。

“我的手缠绕着我的胃，我的
手和我的胃有一种甜蜜的关系。”
有一次，我们在牧场吃手抓那仁
羊羔肉时，别肯说。

从前，游牧民族四季转场，种
不了葡萄，但他们一样喜爱葡萄。
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后，就曾用葡萄
酒作为献祭马乳的指定用酒。

走进哈萨克人的新居，待客
的 长 长 餐 桌 上 ， 除 了 奶 乳 、 酥
油、包尔萨克，各式干果中，必定
会有葡萄干。葡萄“缠绕”在他们
的生活中，他们与葡萄不可分割。

西域新疆是中国种植葡萄和
酿造葡萄酒最早的地方。早至三
千年前，天山南北疆绿洲盆地的
人们，就已经成规模地种植葡萄
了。人们夏天吃葡萄，冬天吃葡
萄干，葡萄园里恋爱，葡萄架下
歌舞。如这里的民谚所说，没有
葡萄园，就没有生命。

我在木垒白羊村时，听说了一
件事。村里有个不算年轻的男人，
几年前去了吐鲁番的鄯善，娶了一
个鄯善姑娘，姑娘继承了家里的葡
萄园，于是，他成了名副其实的葡
萄园主。“那人不会回来了，这儿的
房子都卖掉了，地也不种了。这会
儿天天躺在葡萄架下，吃拌面抓饭
呢。”说这话的人语气有点酸酸的。

跑到吐鲁番鄯善那边种葡萄
的人，不止他一个。一座天山隔
开新疆的南北。从前，天山两边
的人经常换工。鄯善人在每年麦
收前赶到东天山的村庄，干挥舞
镰 刀 收 割 麦 子 的 活 儿 ， 俗 称 为

“麦客”。麦收后，有些人就彻底
不走了。他们喜欢吃这边的麦子
做成的馕。他们的羊一夏天都吃
木垒草原上的草，跟木垒的羊也
混熟了。等到入冬压葡萄和春天
挖葡萄的时候，木垒奇台这边的
农民，就会翻过山到达吐鲁番盆
地，在他们的葡萄园里劳作。

新疆的葡萄树需要埋在土里
过冬，民间叫“压葡萄”，否则会冻
伤。等到春天再挖出来，重新清沟
上架。这两件事是葡萄园里最重
的活儿。吐鲁番的鲜食葡萄，葡萄
藤都由着性子长，所以，庭院和地
里的葡萄藤都长得很长，有十几米
甚至二十几米长。压葡萄树时，需
要先挖好一条深沟，再把葡萄藤盘
成一墩一墩的，然后苫草盖土。在
高昌时期出土的文书中，这两样活
儿所需的人工可以用来计算葡萄
园的大小规模，于是就有了“需要6
个人埋的葡萄园”“13 个人埋的葡
萄园”这样的记载。

鄯善人喜欢在葡萄地前面选
址盖房，要不就在院子后面栽种葡
萄，留一条路通向葡萄园。那时，
他在干活的时候，常常看见葡萄园
主一家子，躺在院子葡萄架下铺着
花毯的大炕上，喝茶，就着葡萄干
吃馕，或者一群人弹起乐器，轮流
跳起麦西来甫舞蹈。还有的时候，
拥有葡萄园的男主人，支着脑袋，
什么也不想。他越来越觉得，这是
世上最好的生活了。现在，他真的
有了属于自己的葡萄园。

丝路北道上的吐鲁番是葡萄
的著名故乡，在这个中国最炎热
的地方，产出了世界上最甜的葡
萄。无核白葡萄，色在绿与黄之
间，透光如玉，被古人称作“兔
睛”。这里还是马乳葡萄的原产
地。马乳葡萄俗称“马奶子”，但吐
鲁番人坚持用古雅的方式，叫这种

葡萄为“马乳葡萄”。唐太宗平高
昌，得到了马乳葡萄和当地的酿酒
法，亲自加以改良，竟酿造出有8种
颜色的芳香甘冽的葡萄酒。从此，
葡萄在中原大面积种植，葡萄酒也
成了上流阶层的最爱。在鄯善洋
海古墓出土的一根有 2500 年历史
的葡萄藤，是目前国内发现的距今
年代最久的葡萄藤木实物。

当地人常说，失去葡萄园的
人，就失去了笑容。

艾依仙姆的家，在鄯善鲁克
沁的三个桥子村。一走进古村，
我就听到树和树在说话，鸟儿和
鸟儿在说话。人的声音反而轻了
远了。重重树荫覆盖着屋宇，人
在绿荫下来回走动。村里的路被
桑树、榆树和葡萄枝蔓的树影缠
绕，像一条河，在高高的生土院
墙和木门上流淌。

葡萄没熟，但头茬儿桑椹却
熟了。家家门前，都有井口粗的
百年古桑，树龄大都超过了 200
岁。跟我一起来的诗人吐尔洪对
我 说 ， 桑 子 是 上 天 赐 的 ， 不 卖
钱，桑子熟的时候，不管是不是
这里的人，谁都可以摘着吃。

村里光着脚的古丽，正在院子
前面的木床上乘凉。我发现，每户
人家门前都有一张铺着花毯的木
床，冬天挪进院里，春天再搬出
来。夏天，人坐在木床上，坎儿井
水从门前流过，4 月吃桑子，5 月吃
杏子，7月吃葡萄，8月吃甜瓜。9月
就可以吃新晾的葡萄干了。才采
摘的鲜葡萄不用洗，放入水道中，
从上游顺水流到下游，会有一双手
接住。井水绕村一周，所有的嘴巴
都能吃到甘甜脆爽的葡萄。这也
是他们分享幸福的秘密。我从 90
岁的艾依仙姆脸上看出了这一点。

艾依仙姆的后院简直就是一
个天堂。3 亩大的果园里，生长着
杏树、李子树、核桃树、桑树和枣
树，树上落满了五色的鸟儿。有一
只翠鸟从枝头上叼了一颗青杏子，
扑棱一声飞到另一棵树上。另几
只鸟儿撇开满树杏果，争着抢它嘴
里的这颗。我的耳朵里充满了清
脆的鸟叫声。果园后面连着6亩葡
萄园，葡萄园连着天空，天空是
一片悠远的、令人愉悦的宁静。

我相信，地上的树和树能互
生，天上的鸟和鸟会引唤。生活
的风土也是如此。在新疆，人们
离不开葡萄园，不仅仅是为了吃
葡萄，饮葡萄浆，喝葡萄酒。

艾 依 仙 姆 已 当 上 了 老 祖 奶
奶，有 6个孙子和 1个孙女。但她
的身板一点也没有弯。“这是我奶
奶的婆婆种下的桑树。葡萄园嘛，
是 我 当 家 的 爷 爷 的 爷 爷 传 下 来
的。人走了，树却活得好好的，看
见树，就像看见了家里的先祖。”

至于葡萄园将来要留给哪个
孙子，艾依仙姆说：“葡萄嘛，从
一个老枝上可以分出新枝，种下
去，就又是一棵葡萄树了。孩子
嘛，不用担心，都会有属于自己
的葡萄的。”说这话的时候，艾依
仙 姆 脸 上 的 皱 纹 和 皱 纹 里 的 笑
意，像被葡萄园里的光抚润过。

在西域有一个传说，有一种
五色的鸟儿，如果在阴晴不定的
天色里飞过果实成熟的葡萄园上
空，就再也飞不动了，会主动掉
落下来。

离不开葡萄的人，也像这种
五色鸟儿一样，掉落在葡萄的生
活中。

一处农家小院撞到眼前，没有
突兀之感，反倒觉得特别亲切。这
里是山间峡谷中的一片开阔地，有
庄稼，也有野草野花。这样的一处
人家，该是村庄最小的形式吧，似
乎还是村庄最初的样子。在我的老
家，最早的村子和这有些相像。当
年，准确地说是五六百年前，黄海因
为长江和黄河入海后的泥沙淤积，海
水远去，大海成了陆地。一户朱姓人
家来到一个河湾口，称这里为朱家
湾。一户王姓人家住在一块隆起的
草地上，称这地儿为王苴。来到荒无
人烟的地方，命名可以有完全的自
主权，以自家的姓加上地形面貌的
特点，最为常见。比如张家墩、陈
家坳、孙家沟、梁垛、曹河口，等

等。渐渐人家多了，“聚族而居”便成了村庄。村庄或小
或大，在大地之上都是渺小的，如同一个人立于旷野中。

一条河，一片丛林，辽阔的平原，奇峻的山地，那
些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万物，都能表达生活的俗常与空灵
的诗意。而这些，《诗经》 中随处可见。“关关雎鸠，在
河之洲。”举目可见河边的雎鸠，初民的生活与大自然保
持着密切和质朴的关系。初民是人类的童年，而我们的
童年也与初民有着许多相同之处。我们小的时候常常与
一棵树、一只蚂蚁对话。有时，我们只顾说，自认为它
们会听见，也有我们无法感知的回应。有时，我们说完
话后，会扮演它们的角色来搭话。万物可以是我们的小
伙伴，也可以有如大人般的呵护。那些我们无法感知的沉
默和奇妙，既让我们充满好奇，又让我们心生怯意或崇
拜。这非童话或想象，而是内心深处的原初之心之意。

我愿意把天地之间看成一个大村庄。这使我无论走
到哪里，目光所及之处都是放大性的村庄，一个众生万
物相生相依共为一体的大生态。事实上，我的童年几乎
就没走出过村庄。无论是那时还是现在，我都觉得村庄
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

无论是穿过丛林峡谷，还是翻过高山越过沙漠，我
总希望迎来的是一片庄稼地以及被庄稼环围的村庄。每
到一地，景色美固然是我喜欢的，但我更喜欢走进村
庄。在我的感觉里，人和村庄，其实都是庄稼地里的一
株庄稼。人、庄稼和村庄，都生长于大自然之中，互为
存在。我想象着自己像一棵树一样站立，像一株可以自
在行走的庄稼。

当我走进村庄，我都愿意在庄稼地多停留一会儿。只
是静静地站着，慢慢地走着。我最欢喜遇到老人和孩子，
和老人聊上几句，与孩子们玩耍一会儿。彼此相当陌生，
但总有熟悉的感觉。这样的遇见，是我的最爱。

安静的老人和嬉闹的孩子，一静一动之间，描摹了
村庄的全部。在田地里劳作的人们，偶尔抬起头，望望
远处的青山和近处的村庄，看看路过的汽车或陌生人。
我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一直在，从未离开。

8 月，我们去农场赏荷。早上坐车出了
城，大地越走越开阔，天空越来越晴朗，我
们的心情越来越舒畅。

我们是一个以写格律诗词结社的女子诗
群。当然也有男嘉宾，《诗经》有云，我有嘉
宾，鼓瑟吹笙。我们成立有4年多了。

最早是我们3个人组了姐妹群，慢慢地诗
会日益壮大。有人说起个新名字吧。投票决
议，终以芸香胜出，遂定名。芸香者，香草也，
可入药，古人藏书辟蠹之用，其香袭人。至
此，爱好诗词的一众女子，有了精神家园。

农家乐的主人李先生，说荷花一直是自
己最爱的花。他从 2006 年开始在农场栽培，
经过 5年的低温试验，终于可以在室外无补
充热源顺利过冬。农家乐是他自家的后园
子，园子不大，种类颇多，从一个挂满爬藤
的拱门进去，种着几畦荷。

因为来得晚，大多是莲蓬，却也有荷花
开。有一小畦里，居然开了 3 朵，硕大如
碗，粉红色，亭亭玉立。荷下绿水，偶有小
动，我弯腰看，原来有几只小蛙，一只坐在
荷叶上，一只坐在泥水边，张着脚趾，一动
不动。我们一叫，它就跳到水里不见了。

我问这是什么荷？李先生说是中国红
莲，种子来自中国。我说植物种子不是不可
以进口吗？我们有农业执照，可以进口。

农家乐来自中国的种子还真不少。有油
绿的东北油豆角，青青红红的奶柿子，极细
而长的细辣椒，还有苦瓜、葫芦，小园子的
另一边，还有两垄白豆角。都是家乡的蔬
菜。我突然明白了人们为什么来这里，偷得
浮生半日闲。昨天来了一百多人，上周六也
来了一百多人。这小小的园子，容纳的是思
乡的情。吃家乡菜，说家乡话，会家乡人。

我们每个人都准备了很多食物，有饺子
烤虾，有肉夹馍，有武汉热干面，最有意思
的是，我们把排骨和现摘的豆角西红柿放在
一起煮，就成了东北乱炖。

一只大铁锅在农家乐的正中央支起来，
热热的雾气蒸腾起来，微笑的脸都罩在里
面，浓浓的烟火气。炖熟了，用大盆装好，摆
在桌上，盛在碗里，浓浓的汤汁，香，鲜，甜，各
种滋味，慢慢在舌尖融化开。疫情 3年，生活
充满了不稳定。然而今天我们坐在一起，每

个人奉上的，都是包裹在食物中的爱意。
龙井茶甜香醉人而口齿回甘，浸入心

脾。我们聊人生中的各种改变，各种让我们
愉快的事情。有的小伙伴在疫情中拿了第二
个硕士学位，也有的小伙伴要再进学校深
造。有人要把现在的生意卖了干点别的，有
人在计划退休。坐在农家乐的大树荫里，我
们品尝人生的各种滋味，也品尝人生的过往。

这是告别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季节。
有几个碗莲已经开花，小巧，不盈一

握。我见清水下的塘泥，想起芙蓉出淤泥而
不染，也想起志健写的诗：山乡隐碧池，莲
睡罔人知。静静萍间雪，婷婷水上脂。淤泥
诚未染，芳土总相持。移做盘中玉，花香复
几时。（《五律·白睡莲》）

写格律诗词，最先要过平仄关，学会不
粘、合掌、对仗、三平等名词，还要讲究韵律
美、节奏美、意境美，尤其是如何将人生的悲
欢写进诗里，我们的诗词不是无病呻吟。每
个小姐姐都要对着五七绝五七律、各种词牌，
先烧烧脑。就是这20个字，40个字，每个字都
要反复推敲。短调中调长调，每个调都要合
辙押韵。古诗词追求的是戴着镣铐的舞蹈，
局限中的自由。其他文体可以洋洋洒洒万余
言，未必有20个字的意境。那些古人留下的
诗，让你唇齿留香，也让你心醉神迷。所以
古诗词从来不是过时的艺术。

下午阳光很猛，气温升高。我们围坐在
一起，听林芳说“月是故乡明”的上一句是什
么，然后再猜“三山半落青天外”的下一句。
众人纷纷作答。说到苏东坡，林芳便兴奋，双
臂微张，讲东坡诗词是古往今来第一人。当
然说到李白之豪放，孟浩然之清逸，王维之禅
意，杜甫之深厚。于是一首首好诗纷至沓来。

我喜欢这些小姐姐对古诗词之痴迷。如
果不是这份爱，这份痴迷，在远离故乡为稻
粱谋的生活里，你可以有种种爱好，爱金
钱，爱华服，爱旅游，爱种花，爱这世界数
不过来的事物，但是你为什么被古诗词所感
动？为什么因一句“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
商”而泫然泪下？为什么在每天工作之余，
在夜深人静之际，还写下几个字或一行诗？

如今我们站在草地上，8月的下午是最美
的下午。它是我们生命中最温暖的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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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遇格律诗
陆蔚青（加拿大）


